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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笔记一体，始于汉魏，其
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内容涵盖极广、体
例较为灵活的文献载体。就其记载内容
而言，大致可分为“专题”与“综合”两类。
专题类笔记多以笔札形式，专门记述或
考释某一学术问题；综合类笔记则不刻
意追求文体规范，遇有可写之处，信笔而
成，体例多变，不拘一格。正因如此，不同
专业的研究者与广大读者，皆可从中找
到各自所需的资料，亦可欣赏到各自所
钟爱的内容。

我们将古今滇人所撰笔记，以及记
载以云南为主要内容的笔记，统称为“云
南史料笔记”。这一文献群体数量庞大且
分布分散，多属综合类笔记。然而，学术
界对这一重要文献群体的深入研究尚显
不足。尽管省内外出版界已整理出版过
少量“云南史料笔记”，如《徐霞客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等，但绝大多数云南史
料笔记仍深藏于公私藏书之所，或散见
于各类大型丛书之中，导致云南文献整
理存在明显空白，学术研究亦面临史料
不足的困境。

近日，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文献学
专家学者，逐步向社会推出古今云南史
料笔记系列著作，系统整理、出版《云南
史料笔记丛刊》系列丛书，是中国历史
文献研究领域的一项创新之举。众所
周知，历代笔记的分类与著录极不统
一、规范，前人对某些笔记的界定亦不
甚清晰，这充分说明笔记文献本身仍
是中国文献学领域亟待关注的课题。
因此，要科学地研究历代笔记，首先必
须出版更多不同内容与风格的笔记作
品。此前，国内已有出版社开展相关工
作，如中华书局出版《历代史料笔记丛
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
小说研究资料丛书》，上海古籍书店出
版《清代历史资料丛刊》等。云南人民

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亦曾出版过罗养儒
《纪我所知集》等若干涉及云南的单本
笔记，广受读者欢迎。

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云南在系列
综合类文献方面，先后出版过《云南丛
书》与《云南丛书续编》《云南史料丛刊》
等大型丛书，其中虽收录部分笔记文献，
但数量有限，且并非专题性或系统性的
笔记丛书，远远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
求。研究者与读者难以对分散的云南笔
记文献进行集中研读与利用。有鉴于此，
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云南史料笔记丛
刊》，此举值得点赞，亦值得关注。

这一创意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满足
广大读者的需求，更填补了云南文献整
理与出版的一大空白。更为重要的是，
它将从“云南史料笔记”这一独特视角，
为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
与整理作出诸多创新与
贡献。其次，《云南史料
笔记丛刊》的出版，将为
学术研究提供更多、更
新的史料。毋庸置疑，史
料笔记的整理与注释，
属于古籍整理的基础工
作，而古籍整理又是历
史与社会研究的基础与
前沿领域。这类工作看
似平淡，实则极为艰苦。
然而，若离开了史料的
前沿挖掘，仅在前人已
公布的史料上做文章，
如何进一步获取更多、
更新的史料？没有不断
拓展的新史料与新理
论，科学研究又如何取
得真正的进步？

据笔者所知，大量
分散的云南史料笔记自

有其独特价值。它们大多属于综合性笔
记。首先是作者众多，绵延不断。从古代
至近现代，既有云南本土作者，亦有宦
滇、旅滇、寓滇之人；既有达官显宦，亦有
普通文人；既有汉族，亦有其他民族。他
们并非刻意著文，而是就亲见亲闻，记录
身边之事、人生感悟或研究心得，因而具
有极强的真实性与较高的学术价值。云
南史料笔记内容极为广泛，且不乏诸多
独特、精彩之处，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云南
的重要史事与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

如方树梅的《师斋随笔》，所记皆涉
云南，凡史事、地理、人物、文献、碑刻、
古迹，无不包罗，堪称专门的云南掌故
之书。《同人翰札》，系赵藩所辑师友来
函，计三百八十通，涉及近一百二十人。
原题“小鸥波馆藏”，内容涵盖晚清时

政、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兼具重要
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因翰札多书
以行草，不便学者阅读使用，现点校兼
施注释，可利学界。袁嘉谷的《移山簃随
笔》，论学衡文，自学术源流、思想衍变
之大者，至一语一字、一事一物之细微，
皆能以敏锐眼光作科学之探讨，见地独
到。邓之诚《滇语》，以个体生命体验为
基，笔触温情而细腻，描绘出一幅丰富
而立体的晚清民初云南社会图景。该书
不仅生动呈现一方水土的社会肌理与
生活气息，为理解该时期云南文化提供
了珍贵的历史参照，更彰显出一种独具
温度的书写路径。

此外，明代徐栻著《滇台行稿》、游朴
著《诸夷考》、木增著《云薖淡墨》，清代高
奣映著《迪孙》、许仲元著《三异笔谈》、吴
大勋著《滇南闻见录》、段永源著《信征
集》，近代杨琼著《滇中琐记》、陈古逸著
《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钱文选著《游
滇纪事》、秦光玉著《滇谚》、陈一得著《云
南气象谚语集》、何秉智著《滇事拾遗》、
谢彬著《云南游记》、胡嘉著《滇越游记》
等，从不同角度记述、考证了云南奇特壮
丽的山水、丰富多样的物产、特殊精湛的
工艺，记载并评论了云南的社会经济、文
化教育、民族习俗、古今传说等。云南古
今著名学者张志淳、木增（纳西族）、师
范、窦垿、陈荣昌、赵藩（白族）、周钟岳、
由云龙、李根源、方树梅、罗养儒等所著
的众多笔记，亦展现了云南诸多杰出的
学术思想、人物逸事、民间民俗等，皆值
得认真研究或品读。

我们谨以《云南史料笔记丛刊》的付
梓为契机，期待各方持续发掘、甄选与整
理更多优秀的云南史料笔记之作，以丰
赡学术与文献之研究泽被当世读者与后
世学人。

（作者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围棋源远流长，是中国的国粹。春
秋时期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曾言“饱
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
乎？为之犹贤乎已。”其中的“弈”指的便
是围棋。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弈旨》中首
次提出“立象比德”的传统，将围棋与天
道、地道、人道的“三才”思想融为一体，
使其成为探究与引导人走向“天人合
一”境界的方式。中国作为围棋的发源
地，最好的围棋产自云南。云南窑棋子
简称“云子”，古时以云南永昌府（今云
南省保山市）所产“永昌棋”品质最精，
《明一统志》中说“永昌之棋甲天下”。云
子作为云南传统的制作技艺，素有国宝
之称，代表着中国传统哲学与静水流深
工匠精神的融合，多次被作为“国礼”赠
送给外国贵宾。在民国初年传统云子制
作技艺曾出现失传，直至 1974年，昆明

第十二中学校办工厂（今云南围棋厂）
通过反复试验，成功复原了云子的传统
配方与工艺，使这一古老技艺重获新
生。2021年，云南围棋子（云子、永子）
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云南云子代表着薪火相传的历史技
艺。一方面，云子的生产始于唐代，盛于
明清，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清光绪十一
年刻本《永昌府志》卷六十二中简略记载
了烧制云子的方法，“其制法以玛瑙石合
紫瑛石研为粉，加以铅硝，投以药料，合
而锻之”。由此成就了云子“黑如鸦青，白
如蛋清”的独特质感。具体而言，云子之
美有三，曰色声感。其色如玉，白子如米
脂浮雪，黑子似清潭秋水，其声如磬，着
盘声铿，脆而不浮，其感极柔，华润细腻，
触手生温。这黑白二子，在棋枰上演绎着
无穷宇宙，在掌中则沉淀着时光洗练后
的润泽。另一方面，一枚云子的生产需要
经过12道工序的精细打磨，可谓滴玉成
棋，火中取宝。从原料配比、高温熔炼、滴
料成型、退火研磨，每一步皆依赖工匠手
腕功夫上的精准把控。其中“滴子”的工
艺尤为关键，“长铁蘸其汁，滴以成棋”，
一蘸一滴一转之间，棋子浑圆无瑕，正面
微凸，底面扁平，全凭匠人的多年经验与
精益求精、微中取微的工匠精神。正是这
指尖流转的方寸之间，承载着千年的文
化回响。

云南云子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的文化格局。围棋文化的入滇与云南云
子的出滇，佐证了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
的肌理相连，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
中华文化。以云南云子出滇而言，唐代傅
梦求所作《围棋赋》有云：“枰设文楸之
木，子出滇南之炉”。这是历史文献上最
早提及云子的描述。明代凌濛初拟话本
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曾提到“云
南窑棋子”，可见，云南云子在中原地区
的传播之久、影响之深。历代文人雅士、
墨客骚人对云南云子青睐有加，将其视
为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怡情珍品，对弈
之中，黑白错落之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以围棋文化的入滇而言，
围棋中所包含的“制胜保德”“技进乎道”

“数理思维”等传统哲学思想，也影响着
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增强了各民族间
的交往交流交融。明朝在云南施行军屯
制带来“约百万汉民入滇”，汉文化和以
围棋为代表的娱乐方式在云南便有了广
泛的受众群体，云南围棋文化的兴盛，也
进一步促进了云南云子在中原地区的发
展与传播。可见，云子是围棋文化的重要
载体，而围棋文化又折射出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深厚文化底蕴。

云南云子展现出与时代同频的生命
力。云子的发展亦如棋局，要把棋局中的
落子、活子和官子，融入时代发展的谋篇
布局。其一，如今以云南围棋厂为代表的
云子生产厂，在原有“老云子”配方的基
础上以七彩云南为灵感研发出“云之蓝”

“入圣”“珍盻”“紫黛”等新产品，将其置
于阳光的透照下，蓝如洱海遗泪，紫若夕
云凝霞，做到了技术上的守正创新，汲古
润今。让传统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
出蓬勃生命力，使跨越千年的智慧持续
滋养着前行之路。其二，云子作为中国传
统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
史文化的浓缩，对当今构建中华文明标
识体系具有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
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云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云南的一张亮丽名片，代表着中华
文明的深厚积淀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
统，也是助力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
重要元素。

棋子只黑白两色，却包罗万象，棋盘
纵横十九道，却变化无穷。一枚云子承载
的不仅仅是古代工匠制作技艺上的巅
峰，更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
合。宋代诗人苏轼曾在《观棋》中写道：

“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此
味”。黑白棋子若昼夜更迭，落子时阴阳
流转，提子时万物消长。棋盘之中通过黑
白棋子间的布局，展现出“在约思纯”“负
阴抱阳”“奇正相生”“抱法处势”“兼相
爱，交相利”等，儒、道、兵、法、墨五家的
辩证哲学，这与云子的似黑而蕴青，似白
而含润，外如糙石，内藏锦绣的君子之风
相契合。“气是生命线，眼是生存权”，执
子落棋争的是胜负，悟的却是天人合一
的平衡之道。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创新发展中心（重庆大学）2025年度
文化育人创新研究大学生专项课题“数
智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实践路径研
究”（课题编号：25JCFCQUX085）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谚有云：“云南茶花甲天下，大理
茶花冠云南。”大理素以“风、花、雪、月”
四景闻名于世，然与缥缈难踪之风、雪、
月相较，唯“花”最具形神之妙。而在苍山
洱海万紫千红的繁花之中，又以茶花最
负盛名、最具观赏之致。

大理山茶花，是驰名中外的山茶精
品和名贵花木。云南山茶花之名，非自
金庸小说始，实际上，早在南诏国和大
理国时期，王公大臣们就把茶花种植在
御花园中，十七世纪，英国人自大理引
种了茶花到白金汉宫后花园。英国女王
把来自大理的茶花连同苍山大理石介
绍给她的邻国君王，紧接着法国等欧美
各国相继引种大理茶花。明代大学者杨
升庵曾在大理泼墨挥毫写下“绿叶红英
斗雪开，黄蜂粉蝶不曾来，海滨珠树无
颜色，羞把琼枝照玉台”的茶花礼赞；在
明代万历年间的《大理府志》中，更有

“山茶谱有28品，最名贵者有花瓣如菊，
层出不穷的‘童子面’；生长高不盈尺的

‘恨天高’；花色紫而黑的‘紫袍’；艳如
牡丹的‘牡丹茶’；红白相间的‘大花玛
瑙’；九心十八瓣的‘狮子头’等等，其中

‘恨天高’以开于红梅之先，凋谢于桃李
之后而甲天下”的详细描述。《滇中茶花
记》一书中还有“茶花最甲海内，种类七
十又二，冬末春初盛开，大于牡丹，一望
若火齐云集，灿月蒸霞”的记载。

大理有“文化古城，妙香佛国”之称，
白族人热爱生活，有爱花、爱美的传统。
大理白族视茶花为美的象征，在家里的
房前屋后遍植茶花，在衣服上也要饰以
茶花，在衣服色彩的选择上，也喜欢用白
上衣配红坎肩，就像在春雪中绽放的山
茶花一般。白族服饰，美观大方，朴实、健
美，这样的服饰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审美
观和对生活的热爱。据调查统计，大理州
境内基围达三十五厘米以上的茶花树至
少有五万多株，大理、巍山、永平、鹤庆等
地拥有古茶花树二百多株，特有品种恨
天高和赛菊瓣、朱砂紫袍、大理茶、松子
鳞、玛瑙等原生品种为世界之最。至今在
大理古城中，仍有上百年树龄的山茶树，
冬春时节花开之际千朵茶花竞放枝头。
大理苍山西坡和大理境内的山上生长着
极为丰富的云南野生红山茶，是西南地
区最为广阔的天然山茶花园。

徜徉于初春的大理城乡，无论步入
居家庭院，还是漫步公园景区，抑或是在
寺庙古刹、农家小院，到处都能观赏到各
种各样的茶花，城乡之间的锦簇花团宛
若白族姑娘们秀美艳丽的笑脸，仿佛一
片片五彩云霞飘落银苍玉洱间，更显春
意盎然。

还有一种据说是没有嫁接过的白茶
花，洁白无瑕、纯真如玉，给人一种纤尘
不染超凡脱俗的高洁纯净之美。每年农
历的二月中旬，以“家家养花，户户流水”
闻名于世的大理古城居民，都要举办一
年一度的“朝花节”，在古色古香的古城
街道上，四处邻里街坊都要展出自家最
美最艳丽的花树，搭成一座座“花山”，相
互比美争艳，整座古城街道因群芳争妍
竞秀而五彩缤纷，成了鲜花的世界、鲜
花的海洋。而在一座座花山、一片片花
海中，最为亮丽丰美而引人注目、耀眼
生辉，让大理人引以为荣和自豪骄傲
的，就当数那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名目繁
多的山茶花了，“松子鳞”“童子面”“恨
天高”“紫袍”“牡丹茶”、红白相间的“大
花玛瑙”、九心十八瓣的“狮子头”等等，
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令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

大理茶花花大而多变，色彩极为丰
富，据称现在品种已有近百种，可谓千姿
百态万紫千红。大理的山茶花还有着外
地茶花难以比拟的独特优点，就是花期
较长，能吐花蕊于红梅报春之前，而凋谢
于桃李花开之后，冷艳争春，奇甲天下。

而今的能工巧匠们更是别出心裁，
巧妙地把数种名贵的茶花嫁接在一棵棵
古老的茶花树上，使数种茶花集于一树，
争奇斗艳各领风骚，让中外游客大开眼
界大饱眼福，为苍洱大地增添了不尽的
艳丽风采和烂漫春色。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
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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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妤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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